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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科技馆的古代科技展览是以科学中心模式运作的传统科技教育设施，具有人文性、科

学性和参与性等特点。这使科技馆的古代科技展览至少具有两点独特教育价值，一是全面展示古代

传统科技成就，二是彰显科学技术的人文内涵。基于上述认识，科技馆古代科技展览可以从四个方

面充分发挥自身价值：一是精确复制展品，呈现多种复原方案；二是设计多样的主题展览和教育活

动，盘活展览资源；三是注重基础研究，以科研带动展览和教育工作；四是整合教育实践和科研成

果，推出高水平著作。

关键词：古代科技展览 科学教育价值 人文教育价值 实现方式

Abstract: Anci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hibi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are tradi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facilities operating in the science center mode, with humanistic, scientific and 

participatory characteristics. This makes the anci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hibition have at least two unique 

educational values, one is the comprehensive display of ancient tradi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and the other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the anci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hibi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can give full 

play to its value in four aspects in the future: firstly, accurately replicate the exhibits and present a variety of 

restoration solutions; secondly, design various thematic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o revitalize the 

exhibition resources; thirdly, focus on basic research and drive the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 work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fourthly, integrate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nd launch high-level works.

Key Words: Anci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hibition; science education value; humanistic education 

value; implement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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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技成就是人类科技文明的组成部分，更

是现代科学知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指

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

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

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

来的条件下创造。”[1]669科技的发展也遵循同样的历

史逻辑，正如研究者所说：“科学的发生与发展包

括科学概念的演化、科学理论的成长、科学思想的

进步、科学方法的扬弃等，均体现在科学的历史层

面。” [2]同时，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

科学家精神也植根于科技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体现

在历代科学家理性质疑、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的探

索实践中，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和鲜明的实践性。对

于科技馆来说，展示古代科技成就，既是丰富展览

内容、提升展示完整性和系统性的需要，也有助于

启迪观众“以古论今”，在发展的脉络中把握现代

科技，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完成从“知道”科学到

“理解”科学的认识飞跃，使科技馆在提升全民科

学素质上发挥更有成效的作用。

古代科技展览在国外已经受到较多重视，特别

是在一些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此类展览已

经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如希腊塞萨洛尼基科学中

心和技术博物馆 [3]95-96、德国德意志博物馆和德意志

科技博物馆[3]84-89、荷兰布尔哈夫博物馆[4]、日本国立

科学博物馆 [3]30-33、韩国国立中央科技馆均设有古代

科技常展[3]38-41。

在中国，古代科技的展览也很受关注。早在20

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技馆就已经制作了“中国古

代传统技术展”在海内外巡展，后来又在此基础上

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华夏之光”常设展览。通过馆

际合作，尤其是依托中国科技馆制作的古代科技巡

展资源，一些没有常设古代科技展览的科技馆也陆

续推出了古代科技主题临时展览。此外，国家博物

馆也开设了旨在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养、增强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的“科技的力量”主题常设展。

在实践基础上，业界出现了一些关于古代科技

展览的研究。如张瑶、李春才[5]、贾彤宇[6]、杨军[7]

等研究者立足中国科技馆的实践，对科技馆古代科

技展的特点作了总结，并探讨了古代科技展示中的

互动、体验、动态演示等手段。近年来，不少研究

者跳出展览手段的范围，开始从文化建设、价值引

领的角度思考古代科技展览。如张文娟从提升科学

文化自信，凸显价值引领，融合知识、方法、精神

三个方面探讨古代科技展览的功能和价值[8]；王爽从

加大科技与文化融合力度出发，提出古代科技展览

未来发展的若干建议 [9]。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丰富

了我们对古代科技展览的认识，也为此类展览未来

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目前关于古代科技展

的研究鲜见“必也正名乎”的环节，整体存在“重

用轻体”，亦即关注具体功能、忽略本质特点的倾

向。管见所及，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科技馆

展示之思考》一文涉及对古代科技展览的定性[10]。

为此，本文尝试以中国科技馆“华夏之光”展

厅（以下简称“华夏之光”）为案例，提炼科技馆古

代科技展览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科技馆古代

科技展览的教育价值和实现方式，以期抛砖引玉，

引起业界更多对古代科技展览理论层面的探讨。

一、科技馆古代科技展览的特点

古代科技展览是以科技史为主题的展览，它以

特定的叙事框架向公众展示古代的科学探索和技术

发明、科学技术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科技史的性

质从内容上决定了古代科技展览的性质。美国科技

史家库恩提到，历史学家“如果要考察社会经济的

发展，或者要讨论价值、态度和思想的历史变迁，

那他就必须持续地关注科学史” [11]，强调了科技史

在人文历史中的地位。我国学者夏鼐在1983年召开

的第二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上指出：“科学史

家要有专业性的自然科学的训练，但是他研究的对

象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对于自然

界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和人类关于这方面知识的累积

过程。”[12]席泽宗、吴国盛、江晓原等科技史学者

也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科技史的人文历史属性。值

得注意的是，教育部在2021年底颁布了“列入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其中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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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专业被列入历史学类，授予的学位则是历史学学 

位 [13]。这就决定了古代科技展首先是一类从科技发

展视角帮助公众了解历史的人文展览。

具体到科技馆，古代科技展览的人文性也是显

而易见的。我国现代科技馆事业肇始于中国科技馆

的创建。早在中国科技馆正式建成以前，“中国古

代传统技术展览”就已经制作完成，故有“无馆先

展”之说。展览的名称强调“传统”，展览的支持

者也主要是文博领域机构，如国家文物局、中国历

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 [14]，体现了人文性质。

当时筹办“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的缘起有二：

一是通过展览的筹办，贯彻“边建馆、边活动”的

工作思路，借此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中心的教育理

念，达到锻炼队伍、扩大影响的目的； 二是通过展

览的出国（境）展出，宣传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

扩大当时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10]。时至今日，面临西

方文化对各国民族文化的冲击，更有科技馆从业者

认为古代科技展览是“以全球化视角关注中国本地

问题，以中国本土案例阐释科技应用以及科学技术

全球化的最好手段” [10]。可见科技馆古代科技展览

的创设初衷和当下功能也都强调人文功能。

但是，古代科技展览的重心毕竟是科学和技

术，注重原理、技艺、过程等内容的阐释，某种程

度上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而传统的陈

列式展示是不足以全面呈现科学和技术所蕴含的丰

富信息的。严建强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有

三大难点，一是须将无形的东西让观众能观察，二

是须采用反映动态过程的耗时性表达，三是实现理

解与学习的展示目标 [15]。三大难点同样适用于传

统科学和技术的展示，而这些难点正是科学中心式

的展示方式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作为博物馆的一

种类型，科学中心强调科学性和参与性。落实到古

代科技上，就要求在展示内容的科技内涵上做更加

深入、透彻的解读，借助互动展品、情景设计、多

媒体演示等手段，帮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传统科

技，探究其中的科学原理。张瑶和李春才在介绍中

国科技馆“华夏之光”展厅的设计理念时，特别强

调“完全打破了老‘古展’①博物馆式的陈列展示，

走出了一条具有科技馆展示特色的新路子”，就是

指此而言的[5]。

由此可知，科技馆的古代科技展览兼具人文

性、科学性和参与性三个特点：在内容上，以历史

上的科技成就为主体，注重人文阐释；在形式上，

为清晰呈现成就背后的科学原理和技术过程，引入

参与和体验。我们或许可以对古代科技展览的类型

作这样的概括：处于器物陈列展示和科学中心互动

展示“中间地带”的特殊博物馆展览类型。故有研

究者认为科技馆的古代科技展览是“从博物馆传统

‘静态陈列’方式到科技馆‘互动体验’展示方式

的过渡和跨越” [9]。维克多·丹尼洛夫在给科学中

心分类时提出一种“有限中心”的观点，其中包括

“有科学中心内容的博物馆”，亦即“把科学与技

术中心的思想和展品与它们自己的展项结合起来”

的博物馆 [16]。这种类型肇始于法国巴黎的维莱特科

学与工业城，国际上专门用“Science Centrum（科

学中心）”指称这类机构 [3 ]5。科技馆古代科技展

与Science Centrum非常接近，但也有一些差别。

Science Centrum是把科学中心的理念有限地引进了

陈列式博物馆，而科技馆古代科技展是把陈列式博

物馆的科技内容融入了科学中心。相较而言，后者

更少受实物展示的约束，也应该在人文性、科学性

和参与性的融合上有更大的作为。综上，本文把科

技馆的古代科技展览界定为“以科学中心模式运作

的传统科技教育设施”。

二、科技馆古代科技展览的教育价值

科技馆的古代科技展览兼具传统静态陈列展示和

科学中心互动展示的特点，但不是在科技主题下两者

的简单叠加，而是有机融合后形成的新型展览模式。

在充分发挥陈列展示和互动展示优势的同时，科技馆

的古代科技展览模式能避免二者的局限性，从而发挥

①   这里的“古展”指中国科技馆的古代科技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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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纪念碑性”用以描述古代艺术与建筑的政治、宗教、礼仪等功能，强调以特殊的视觉与物质形式强化权力概念。参见巫鸿

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  如陈遵妫在评述我国古代的浑仪时，就特别强调浑仪采用的赤道坐标系优于西方前现代同类仪器采用的黄道坐标系，并据此认为

“我国古代所采用的浑仪，在世界天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第1256页。

独特价值，达到1+1＞2的效果。从目前认识来看，科

技馆的古代科技展览至少有全面展示传统科技成就、

彰显科学技术的人文内涵两方面的教育价值。

（一）全面展示传统科技成就

多数博物馆有传统科技的内容，但很少作全

面系统的展示。综合博物馆一般按照特定的叙事逻

辑（主要是线性的时间逻辑），展示历史时期的政

治、经济、文化、科技成就，以体现文明史的总体

发展。科技在其中居于次要地位，依附于文明史的

宏大叙事。在综合博物馆之外，也有一些科技主题

的专门博物馆。它们或依托当地产业传统，展示特

色科技领域成就，如四川自贡的盐业博物馆、扬州

的雕版印刷博物馆等；或聚焦特定科技遗产，深度

剖析科技原理和文化内涵，如都江堰博物馆、北京

古观象台等。但这两种类型都不足以全面展示传统

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和内部联系。

以文物为主要展陈对象的博物馆对馆藏资源

的依赖，也限制了它讲述传统科技故事的功能。虽

然传世科技文物总量不少，但具体到个别博物馆，

能够掌握的文物毕竟有限，难以支撑系统完整的传

统科技展览。更麻烦的是，为数不少的古代科技成

就根本没有文物传世，研究者只能从只言片语的文

献材料和不甚清晰的图像资料中获取一鳞半爪的信

息。要把这些成就展示给公众，只能依据有限的信

息进行复原。而复原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主观介入的

过程，谁都不能确保自己的复原与文献所指的本来

面貌相符。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司南。早期文献关

于司南的记载不过简略不清的几句话。现代科技史

家王振铎依据他的理解，把司南复原为一个勺形的

磁性指南针，这也成了公众熟知的司南形象。该复

原方案一直面临争议，其根本弱点在于无法使天然

磁石制作的勺子克服底座阻力随地磁转动。因此，

当下学界普遍认为王振铎误读了文献，并主张司南

所指为指南车 [17][18]。但是，最近又有科技史学者黄

兴克服了磁勺无法指南的问题，给出了他的复原方

案，并据以提出“王振铎提出的磁石勺司南方案，

不仅可行而且是以磁石为材料的指向器中的最佳方

案” [19][20]。黄兴的精彩研究无疑给王振铎的复原方

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从严格的历史研究标准来

看，他的复原也不足以成为司南争论的定谳。因为

在明确的司南出土之前，司南究竟所指为何，根本

上还是一个如何准确理解文献的问题。黄兴的研究

主要是从实践层面论证了王振铎方案的可能性，正

和书中谨慎的章节名“磁石勺方案的可行性与历史可

能性”所指一致。因此，科技成就的复原工作本质

上是一个学术探索的过程，以文物为主要陈列对象

的博物馆对这些成果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这自

然无助于社会公众了解此类科技成就的具体面貌。

文物陈列的展示方式也会带来观众与展品之间

的距离感。从保护的立场出发，多数文物天然属于

“严禁触摸”的展览内容。对陈列式博物馆观众来

说，这样的展陈方式一般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这

是因为，陈列式博物馆的主要展品是艺术品、遗址

现场、传统家具服饰等文物，这类文物本身就是适

合于观赏的，触摸的意义不大。特别是以奢侈品、

大型工艺品为代表的“纪念碑性”遗存①，其初制目

的就是彰显身份的高贵和威严，距离感正是其固有

属性，采取过于“亲近”的展览方式反而会削弱固

有属性的彰显。但科技文物就比较特殊了，尽管其

中有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它们的科技属性却

体现在“用”的层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天文仪

器。学者评价我国古代的天文仪器“以制作精美、

构思巧妙、用途广泛见长” [21]。制作精美是指艺

术价值而言，构思巧妙、用途广泛则是指功能而言

的。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显然后者更加重要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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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观众来说，也只有在亲身操作过这些仪器后，才

能真切了解它们的构造、原理和功能，进而感受传

统科学的魅力所在。

科技馆的古代科技展览完全不受文物资源的制

约，只要确定展览方案、列出展品清单，就能通过

复制文物制作展品，即便没有传世实物，也能依据

学者的复原方案制作。而科技馆注重科学性和参与

性的特点，又使它在再现传统技术上有更大的施展

空间：一是互动展品和体验项目有助于观众建立对

古代科技的直观认识；二是关键技术的特写展示能

使观众对展项的代表性成就有深入了解。比如“华

夏之光”的水运仪象台展项不仅展示水运仪象台的

复原模型，还配备了两类擒纵机，展示了水运仪象

台核心结构的运行细节；三是配套的科学课程有助

于引导观众通过形式多样的探究活动掌握传统科技

背后的科技原理和实践智慧。

与此同时，古代科技展览作为科技馆的一个部

分，与其他主题展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不仅使

观众能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观察古代科技，也能启迪

观众在徜徉古今中外不同科学领域的过程中，“了

解到人类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以及科学技术与

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发展演进”[22]。

（二）彰显科学技术的人文内涵

科学技术与民生日用密切相关，人们培育作

物、制造工具、丈量土地、观察时令，诸如此类最

基本的日常活动都是对科技的探索和实践。可以

说，科技源于生活，科技发展的动力来自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然而，科学本身发展的过程却是日

益远离生活的过程。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

皆知天文……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

矣。” [23]博学如曾国藩，也视“天文算学，毫无所

知”为生平三耻之一 [24]。上古时人仰观天文，意在

掌握时令、以利耕作，故不得不知。随着研究日渐

深入，有了专门从事天文的学者。国家通过这些学

者造仪器、观天象，颁历授时于天下。普通民众只

要依历安排农事即可，对历法背后的天文知识就无

须也无力过多掌握了。久而久之，天文日渐高深玄

远，连饱学之士都只能“视为畏途”了。

天文只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其实所有学科

的发展都遵循相同的逻辑。近代以来的科学革命加

速了这一趋势，以至于学者感慨：“今天，由于科

学的专门化越来越推进，科学越来越远离我们的日

常生活和我们的日常感觉经验，也越来越远离我们

的人性本能和直觉。” [25]影响所至，人们对科学的

理解常常脱离对日常生活的关怀，而习惯把目光聚

焦在尖端和前沿。这当然有助于视野的开拓，想象

力、创新力、思辨力的提升，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割

裂了科学与人的关系，掩盖了科学中人文的面向。

早在19世纪中期，青年马克思在阐释他的哲学观时

就说过：“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寻找一

个遥远未知的国度；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

巷尾的日常事物。” [26]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里，他进一步宣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40形而上的哲

学尚且需要回归大地，形而下的科学就更不能忘记

面向生活的初衷了。

让科学回归人文，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重建科

技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吴国盛特别强调工业博

物馆的缺失会使我们“忽视科学技术的历史维度和

人文维度，单纯关注它的技术维度”，就是指此而

言的。他由此提示：“走向科学博物馆，回归科技

馆的博物馆本性，是未来中国科技馆事业发展中不

可忽视的一种思路。” [27]这正是古代科技展览大显

身手的地方。通过适当的设计，把传统科技成就置 

于特定的体系中展出，就能够帮助观众在参观展

览、体验展品、观看表演的过程中看到科技发展的

前后相继，从历史发展进程中认识科技与日常生活

的联系。

比如，“华夏之光”的纺织技术展区展示了

原始腰机、小花楼织机、竹笼机、踏板立机、丁桥

织机、漳缎机、大花楼织机的模型和实物，并有大

花楼织机的表演项目。从结构上看，这些织机越往

后越复杂；从效率上看，也是时代越靠后，效率越

高。但最底层的原理却没有发生变化，即使现代的

各类织造机械，也是在古代织机的延长线上发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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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而传统织机的某些功能，就连现代织机也无

法完全替代①。

又如，近代力学源于这样一种假设：宇宙的

运行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是受到固有的规律和法则

支配的，就如同一台精密复杂的机械装置。从哥白

尼、伽利略一直到牛顿，近代力学体系的建立就是

对这一机械装置背后规律的探寻 [22]。其实，这一探

寻的渊源远在近代之前。“华夏之光”展示了我国

传统天文学仪器的成就，从中可以梳理出这样的线

索：人们基于日常生产观察天象变化，逐渐掌握了

宇宙运行的规律；发明天文仪器，把感性的规律认

知精确化；在规律的基础上，借助自然力量和机械

设计，发明了与天体同步运行的天文仪象；到宋代

发明了集报时、演示与观象于一身的自动化天文钟

“水运仪象台”。某种程度上，这一理路与西方近

代物理学的探索是有相通之处的 [28]，而其中的异同

正是值得思考的。

以上两个案例分属技术和科学领域，它们都凸

显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根本上源于生活中“日用

而不知”的经验，科学与生活的疏离源自科学的专

业化。现代科学技术向窄而深的方向耕耘，日益走

向“片面的深刻”，却未尝脱离基于生活经验的底

层逻辑。当人们把关注点聚焦在深奥的科学理论和

炫目的技术发明时，就容易忽略底层的基本逻辑，

进而在观念上割裂科技与生活的关联。这样的启

示，既有助于科学家在从事尖端前沿的研究时不忘

科技服务人类生活的初心，也有助于加深社会大众

对科学的认同，建立对科学真切的理解和兴趣。

从人文角度看，古代科技展览也有助于展示

中西科技相通的渊源，凸显文明互鉴的意义。总体

上看，中西文明体系是相对独立发展的 [29]。但人

们面对的生存挑战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

在此基础上，中西方各自独立发展出了不少相似的

科技成就。在“华夏之光”的数学物理展区，展示

了古代中国在勾股定理、圆周率等基础科学理论上

的贡献。在相应的展牌或讲解词上，也介绍了传统

西方的相同成就。另一方面，不同文化地理条件下

形成的各个文明体系也发展出了各具特色和专长的

科技成就，这些成就互相交流、碰撞，“使成果在

短期内即为人类共享，而不必再去重新发现，因此

使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大大加快。” [30]“华夏之

光”的“华夏科技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展区集中体

现了传统科学、农业、技术等领域交流的成果和意

义。比如，造纸术、火药等科技成就的西传，不仅

推动了西方在相应技术领域的进步，还推动了欧洲

社会的变革。又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向

徐光启传授西洋天文历法，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天

文学的近代化。在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盛行的今天，从科技的角度讲好人类文明交流互

鉴的故事，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独特 

意义。

三、科技馆古代科技展览教育价值的 

实现形式

基于上述对科技馆古代科技展览的特点和教育

价值的认识，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化科技馆古代

科技展览的科学普及和科学文化教育功能。

（一）精确复制展品，呈现多种复原方案

通过文物的复制、仿制和复原全景展示古代科

技成就，实际上对展品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粗

制滥造的仿制品不足以突破陈列式博物馆在展示传

统科技成就上的局限，必须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制

作出高还原度的展品。中国科技馆的文物级精品展

项“简仪”制作项目就是这方面实践的典范。该项

目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1∶1复制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所藏明正统年间仿制的郭守敬简仪，

制成了有史以来逼真度最高的“简仪”青铜仿制

品，为传统天文学成就的展览和教育提供了坚实的

①  如漳缎机的部分工艺，至今仍然只能手工操作，无法完全机械化。参见《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2012年第4期载王晨《论漳缎织

机的科学性及其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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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31]。与此同时，科技馆的古代科技展览也要对

只有文献记载的科技成就进行不同方案的还原、展

示。如人们熟知的候风地动仪，在《后汉书》《后

汉纪》等史料中只有区区数百字的记载，后世也没

有实物流传。近代以来，中外不少学者根据史料记

载提出了复原方案，有的甚至完成了制作，但博物

馆一般不会展出这类还原成果①。中国科技馆的“华

夏之光”展厅则以实物、互动模型、文献、图片结

合的方式，展示了不同学者关于候风地动仪的复原

方案。这既有助于观众对失传的古代科技成就建立

感性、直观的认识，也能让观众在比较各种方案的

过程中培养批判思维和探索精神。

（二）设计多样的主题展览和教育活动，

盘活展览资源

科技原理和人文内涵仅通过展厅的布局和展项

的设计来体现是远远不够的。展厅的空间布局本质

上是一种叙事结构。理论上看，这样的结构是无限

的，任何结构都只能提供一种理解框架。同时，每

一项成就的科技、文化内涵都是丰富的，但展项设

计所能承载的信息量十分有限。要充分发掘展品的

科技、人文价值，就需要开发多元、优质的主题展

览和教育活动，盘活馆藏资源。中国科技馆推出的

主题展览“做一天马可·波罗：发现丝绸之路的智

慧”就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尝试。该展览“使观众

‘化身’为古代旅行家，‘切身’感受沿陆上丝绸之

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古代科技与物质文化，进而

体会到古代丝绸之路在实现沿线地区互联互通、经

济繁荣、贸易往来、民间交流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并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美好愿景产生向往与

憧憬” [32]。中国科技馆开发的课程“学习中医中

药”则是以教育活动挖掘展项价值的实践。该活动

基于中医展区的展项开展，通过情境再现的方式引

导学生自主探究、建构知识，在了解展品基本知识

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中医文化的整体认知 [33]。这些

展教实践以“华夏之光”展厅资源为基础，又突破

了“华夏之光”的结构，讲述了“华夏之光”以外

的传统科技故事，丰富了古代科技展览的内涵。

（三）注重基础研究，以科研带动展览和

教育工作

科学中心强调科学普及的职能，某种程度上

淡化了基础研究工作。事实上，不论具体的展项设

计、展品讲解、教育活动开发，还是整体的展览布

局，都是观念外化的形式，其内在的实质都是对展

览内容的理解。高水平的展览教育格外需要深入的

基础研究支撑，这对古代科技展览尤其适用。这是

因为，古代科技的内容与今天的认识是存在隔膜

的，特别是古代科技使用的语言系统和今天西化的

语言系统完全是两套体系。如果没有经过涵泳其中

的深入研究，轻率地以今人眼光看待古人成就、以

今人需求歪曲古人思想，就只会产生浮于表面甚至

偏离事实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策划的展览和教育活

动就会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甚至误导观众。除此

之外，尚有不少古代科技成就没有实物流传，只有

各种现代复原方案。如何在不同方案之间做出取

舍、确定主次，如何向观众讲解不同方案的依据和

关系，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必要的学术眼光和研究

功力。中国科技馆古代科技展览部“以科研带动业

务工作”，开创了课题先行、以研究带动展项改

造、文创研发和展览教育的创新型工作模式，并推

出了“中国古代青铜天文仪器（简仪）外形数据测

量建模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 [31]。这种探索虽然还

处于起步阶段，但对提升古代科技展览和教育质量

是很有意义的。

（四）整合教育实践和科研成果，推出高

水平著作。

推出科普图书和研究专著是对上述科普和科研

工作的延续，兹不赘述。这里设想的高水平著作，

是围绕展厅内容，在开展多项科普活动和专题研究

的基础上，撰写一部有特色的、兼具科普和学术价

①  比如王振铎复原的候风地动仪，现存放于国家博物馆的库房，没有在展厅展示。



104 MUSEUM博物院 双月刊 2024年第6期 总第48期

值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不列颠博物院（大英博

物馆）推出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可以作为参

考，该书不仅展示了该博物馆的馆藏精品，还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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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颇具价值的历史学著作。以撰写这样的著作作为

努力方向，一定会推动科技馆古代科技展览水平的

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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